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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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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怀仁集王圣教序》中窥王迹
文/朱飞军

王羲之号为天下书法第一人，可惜的是他真迹已

经渺然难寻。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王羲之书法，只有

临摹本和碑刻。我以为要想研究王羲之书法，从《唐

怀仁集王圣教序》入手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为什么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圣教序》是个什么帖：

《唐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刻于唐咸亨三年（672年），现

存陕西西安碑林。内容系唐太宗序，太子李治记，与太

宗答敕、太子笺答，玄奘所译心经等五者，书由弘福寺僧

人怀仁从唐内府藏王羲之遗墨中集字而成。

王羲之生活在公元 303 至 361 年，唐太宗生活在

598 至 649 年，而《集王圣教序》于贞观二十二年（647

年）至咸亨三年（672年）历时二十五年完成。唐太宗年

轻时便喜欢王羲之书法，并收集王羲之真迹。如果从

唐太宗20岁开始计算，距离王羲之去世只有250年左

右。在这个时期，王羲之的真迹还是相当多的，而以帝

王之身搜求王羲之遗墨，天下真迹尽归之，应当是可靠

的。而《怀仁集王圣教序》又是以国家之力搜集王氏书

迹摹刻在石碑上面，因此是距离王羲之书法真面貌最

为接近的资料。比如刻中所采用的一部分《兰亭序》中

的字，就采自《兰亭序》的真迹。在公元647年，当时唐

太宗还健在，内府所藏《兰亭序》真本尚未陪入昭陵；而

怀仁采集文字的工作在第一个周年里就完成了，因此

说《圣教序》的字样直接采自王羲之真迹，这一观点是

值得特别重视的。这就意味着《圣教序》碑刻最直接地

保留了王羲之书法的“原生态”。这是它的特殊意义之

所在。后人总是怀疑王羲之书法，真伪争讼不断，如果

以《圣教序》作为判断的基础，相信离真迹不会太远。

其次是其所采集王羲之行书样本的全面性。因

为当时二朝皇帝给予怀仁特许，借阅内府所藏王羲之

真迹来摹刻上石，而唐代所藏内府王羲之书帖，据褚

遂良《右军书目》记载有：“正书都五卷共 40 帖；行书

都 58 卷”。其数目应是相当可观的。虽然《集王圣教

序》帖并不是王羲之书法的总集，但却是王羲之行书

的集合体，这一奇特的现象恰可以作为研究王羲之书

法的有益范本。当然要将此刻直接作为王羲之书法

的范本来研究是不妥当的，它毕竟只是怀仁的集字

本，甚至是经过怀仁修改的王羲之书法。

历来人们对于《唐怀仁集王圣教序》的评价并不一

致。宋朝的黄伯思在其《东观余论》中说：“今观碑中字，

与右军遗帖所有纤微克肖，《书苑》之说信然。”而明代的

董其昌则认为《圣教序》是怀仁临仿王羲之字体写成的，

《圣教序》应为“习字”而非集字。我认为这两个评价都有

偏颇，说碑刻中的王字与真迹“纤微克肖”，显然是过誉

了。拿从《兰亭序》中集来的四、五十字来比较，那么王羲

之的神采风貌依稀可见，但毕竟只能是“依稀可见”而

已。从外形上的被改动，从单字上使王羲之书法的风貌

更加突出，但这只是突出的“单字”的表现，而其连绵的神

采却被削弱了。我们如果将《唐怀仁集王圣教序》与冯承

素所摹的《兰亭序》相比较，则《兰亭序》帖中的字之鲜活

丰神与《圣教序》中的字之外美少韵应该显而易见的。但

你要是像董香光说的只是怀仁的“习字”则未免太过，怀

仁虽然也很有书法修养，但《集王圣教序》所表达的丰采，

尤其是其在结体上的尽奇态而中，在用笔上尽巧妙乃出

神的高超水准，并不是任何人临写其他名家的真迹所能

够达到的。所以，明代王世贞在其《弁州山人稿》说：“《圣

教序》书法为百代楷模，病之者第谓其结体无别物，偏旁

多假藉，盖集不得不尔。”此说应当是公允的。

在我研究了《圣教序》书法以后，产生了几点看法：一

是王羲之的书法本来是面貌各异的，无论是用笔还是结体

都是以变化多端为特色。尤其是章法布置，每篇各所不

同。《圣教序》的字已经是经过适度改造的字。总体上能够

体现王羲之的基本理念和梗概，但整体的风神应该是有所

损害的。二是从《圣教序》碑刻所展示的风貌看已经有了

明显的唐人书法的意味，这在相当程度上已经离开了王羲

之和晋人风貌。具体的表现是字的排列一字一格，追求单

字的完美，变化重视单字的变化而忽视字与字之间连结的

变化之趣味。这些特点在后来的唐人书法中有突出有表

现。三是《圣教序》中的字往往选取笔画完整规范者，而对

一些随意而书、笔画变化不规则的字往往不选。我们看到

所有被选入《圣教序》碑刻中的《兰亭序》帖中的字都是属于

比较完整端庄的字。这里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唐人的价

值观已经开始趋向于规范，而非奇变。

朱炳仁：“但愿我即是铜，铜即是我”朱炳仁：“但愿我即是铜，铜即是我”

朱炳仁，生于 1944 年，

“朱府铜艺”第四代传人。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铜建

筑艺术家，北京故宫博物院

顾问，中国非物质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员，西泠印社社员，中国

文物修复委员会理事，中国

文物学会大运河专业委员会

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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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克绘画先驱、意大利天才画家卡拉瓦

乔的作品《陶醉的抹大拉的马利亚》，于3月1日

起在东京国立西洋美术馆的“卡拉瓦乔展”上展

出，这也是该画在世界上的首次公开展出。

卡拉瓦乔是 16 世纪至 17 世纪活跃在意大

利的天才画家，其运用明暗对照画法及写实主

义的画风创造了巴洛克画风，也对后世的画家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陶醉的抹大拉马利亚》中

所描绘的是圣书中的女性“抹大拉马利亚”的画

像。她在阴暗的背景中仰天而坐，其身影仿佛

浮现出明亮的光影。现已知有多幅与此幅图构

图相似的作品，不过究竟哪一幅为卡拉瓦乔亲

笔所做至今仍未有定论。此次作品是在欧洲收

藏家的收藏品中发现的。2014年经意大利亚的

研究者们鉴定，通过作品中女性的表情、画布的

褶皱等细微的描绘以及在画布后所贴的纸张判

断该幅画为卡拉瓦乔的作品。参与鉴定的一名

美术史研究家表示，“使用颜色的方式以及笔触

都反映该画为卡拉瓦乔亲笔所做，这是反映其

人生投影的优秀作品。”

不该把国内那些江湖作派带到海外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近日发文

说，这年头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只要敢

就能无所不为。各行各业的精英都进身艺术

界，这是艺术界的幸事，还是不幸，真的不好

说。有一点，各行各业的精英进身艺术界并大

有作为，都是在书画界，没有听说他们去开演

唱会的，也没有听说他们和哪位歌唱家合开音

乐会的。在书画界混，至少可以贴补家用，可

能还不仅于此。央视某著名主持人在加拿大

温哥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画展，开幕当天就有

“十几幅画作被抢购”。不是说主持人不能办

画展，主持人办画展以展示自己的才华和修养

无可厚非。问题是，作为海外的中国文化中

心，理应展示具有专业水准的作品，以弘扬主

流的中国文化和艺术，而不应该把国内那些江

湖作派带到海外，以影响形象。

陈履生指出，政府鼓励中国文化走出去，

是政府的大政方针。很多一辈子苦苦磨炼的

书画家嗷嗷待哺，也希望能有走出去交流的机

会。作为政府在海外的文化中心，如何发挥职

能以扩大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在海外的影响，用

正能量影响世界各国的公众了解正脉的中国

书画艺术。显然，机构设置与运营管理及其完

善职能，都有待规范和统筹。

艺术品或不能先众筹后出售

文化部近日公布了修订后的《艺术品经营

管理办法》，将从3月15日起施行。新《办法》不

仅将“美术品”的称谓改为“艺术品”，还将近年

来艺术品网络化、金融化趋势纳入监管范围。

资深藏家孙国强说，新《办法》触及了艺术

品市场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对规范市场能起

到一定作用。他说，比如对艺术品金融化的规

范方面，此前，有一些画作先行通过网上的交

易平台来向多人或机构进行众筹或认购。然

后将该画作在一两年后再向大众出售，如果升

值获得溢价再行分红，这样做虽然充分挖掘了

艺术品的投资潜能但也容易导致纠纷发生，类

似这样的做法在新《办法》中都受到了限制。

今后，艺术品经营单位未经批准，不得将艺术

品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并以集中竞

价等方式进行交易。

对传统文化热情是好事

北京故宫博物院在五年前开始每年的观

光人数就高达一千四百万，但大部分的观众都

只是集中在中轴线上的三大殿和御花园里，而

武英殿的《故宫藏历代书画展》则曾经游人寥

寥、门可罗雀，有人根本不知道书画展，更多人

过其门而不入，视之如无物。其实，故宫一直

都在执行博物馆的职责，也一直致力于此，只

是无奈观众的焦点都被建筑所垄断。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观众的精神

文化需求提高了，大家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热

情，对文物意义的理解，这是好事。”虽然也有人

表示民众凑了热闹，没看出门道，还对《清明上

河图》的过分热捧以及其他珍品的受众差距表

示糟心，但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无论是对一

幅作品的围观还是对整个展览把握，都是积累，

总有一天，我们也会看到博物馆、美术馆常态

化、生活化。先有了更多与艺术接触的机会，能

够让尽可能多的人走进博物馆、美术馆，了解藏

品及其存在的内涵，才能增进普通民众素养和

进行艺术启蒙，至少，今天的故宫做到了。

朱炳仁对杭州有着非一般的乡情，他复

建雷峰塔，倡导保护大运河。在加入西泠印

社后，他“磨以经年，熔山铸海”，在中国印学

博物馆举办了中国印学史上首次铜印个展。

朱炳仁说，“杭州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诸多艺术大家如黄宾虹、潘天寿、沙孟海等，

为这座城市增添了许多艺术色彩。而百年

西泠印社，是天下印学第一名社，我也有幸

成为西泠印社中人。”而自东周起，以铜治印

有三千多年历史了，而在今天，原来官吏文

人必配的“黄金印”却淡出了历史舞台。在

西泠同仁的鼓励支持下，朱炳仁决心“试开

金石之金”。他突破铜印章传统的制作技

艺，以随机熔铸工艺创作了残缺美、沧桑美

与梦幻美共存的“山水铜印”，每一枚铜印形

状千姿百态，浑然天成，不可复制。

展出的百余枚铜印中，有机构大印、杭

州话印、肖像印、名人印、闲章以及藏印等

六类。而杭州方言篆刻入印，诙谐有趣，颇

有哲理。如“红萝卜上在蜡烛账上”“饭店

门口摆粥摊”（意即搞错主体、算账算错认

了），“白木耳先生”（意即不认识字或认错

字），“钱塘不管仁和不收”（意即某事或某

地现在谁都不管）等。作为杭州人，朱炳仁

将杭州话刻在铜印上，让历史记忆得以续

传，也是他献给立于杭城的西泠印社之

礼。朱炳仁说，“我非常欣慰，这些铜印，被

同道中人称为西泠铜印。”

朱炳仁取得的诸多佳绩，可以说传承

和发扬了“朱府铜艺”的百年荣耀，但他仍

然没有满足，他说，“我喜欢挑战。我还有

一件伟大的事情要做，想给后人留下一个

伟大的作品——建一座‘铜宫’。”

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留下的最伟大

的建筑就是故宫，而我们当代要留下一个

东西，能够超越故宫，超越罗浮宫、超越凡

尔赛宫的建筑，朱炳仁希望它是一座“铜

宫”，作为当代建筑文化的集群，传承当代

人自己的思想和智慧，承担国家非遗保护

与创新的重任。

建一个铜宫，当然极不容易，但朱炳仁

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盛世不能只把财富

留给后代，更应该是我们这代人应有的文

化传承。而留下一个伟大的作品给后代，

这需要我们不懈努力。

卡拉瓦乔真迹在东京首展
记者 陈友望

“铜，在沸腾；铜，在喷金；铜，在等待，一千年，两千年，五千
年的等待。”他在诗中激情写道，“但愿我即是铜，铜即是我。”

雷峰塔、峨眉金顶、桂林铜塔、灵隐铜殿，上百件标志性铜建
筑让他成为“中国当代铜建筑之父”；他是中国铜雕领域界唯一
一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独创熔铜艺术，开创了“熔现实主义”
新流派，其文创大作经常作为国礼送赠贵宾；他是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05 年他与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郑孝
燮一起倡导大运河需要保护与申遗，被称为“运河三老”。

他喜爱书法，喜欢绘画，近年来他又爱上诗歌，顺势出版了
三本诗集，他加入西泠印社不久，就在中国印学博物馆做了西泠
印社的首个铜印展。他，就是 72 岁的铜雕艺术大师朱炳仁，其
成就斐然，随便拿出一个即可不枉此生，但他仍说，“我永不满
足，我还要继续前行。”

承袭精工匠意 只为复兴朱府铜艺

在杭州河坊街，一座江南民居风格的铜

建筑“江南铜屋”吸引着众多游客，这里也是

朱炳仁铜雕艺术博物馆。在这个朱炳仁倾

力打造的全铜世界里，陈列着他的许多铜

雕、熔铜艺术和文创作品。朱炳仁说，“铜是

一种让人感觉亲切的金属，我让观众自由地

抚摸触碰它们。这种特别的质感和温度，会

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滋生出对铜的喜欢。”

朱家祖辈皆以铜艺和书法闻名于世，传

家之宝就是“以铜立业、以书立世”。然而，不

可想象的是，朱炳仁在40多岁的时候，还是

一个对炼铜工艺不懂的门外汉。虽然在140

多年前，绍兴“朱府义大铜铺”即广受欢迎。

“女儿妆，朱府工”，称赞的正是朱府铜艺。其

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中国经历了几十

年的“铜断代”。在无铜可做的年代里，朱炳

仁就跟随父亲练习书法，学习传统文化，似

在冥冥之中为将来“中华老字号——朱府铜

艺”的光大做准备。

随着陆续放开铜市场，朱炳仁当时就想

到，祖传的铜艺有了复兴的希望。已过不惑

之年的他，一头扎进书堆，从做铜字、铜牌开

始，朝着恢复祖业的理想一步步靠近。

精工要巧匠，出得天下心。朱炳仁传承

祖传技艺之余，对铜雕艺术进行挖掘和研究，

在铜建筑领域创造了很多第一。他创作的紫

金刻铜雕《玄奘求法图》，结束了古今中外铜

雕艺术中没有刻铜壁画的历史；涌金铜桥是

中国第一座单孔拱形实用铜桥；雷峰塔在经

过反复试验和探索后，换上了彩色铜衣，成为

中国第一座彩色铜雕塔⋯⋯朱炳仁之刻苦和

创新，从“多层次锻刻铜浮雕”“多重蚀刻仿铸

铜”“紫金刻铜雕”“高反差磨花工艺”等六十多

项国家专利，以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

奖、香港国际专利博览会金奖、世界科学发展

成就奖等各类大奖中可见一斑。

首创熔铜艺术 让铜焕发流光溢彩

而真正让朱府铜艺焕发新生的，却源

于2006年的一场惊世大火。当时朱炳仁为

常州天宁寺建造宝塔，在竣工的最后关头，

一场大火烧了起来。塔的底层屋檐被烧

毁，而高温熔炼形成的铜结晶体千姿百态，

却引起了朱炳仁的注意。

那一刻，灵光闪现。朱炳仁以独特的

艺术眼光发现了铜在高温熔化中的美，发

现一个新的艺术语言，从而开启了无模可

控的熔铜艺术新领域。传统的铜文化，都

是铸铜文化，铜只能在翻模中成型。而朱

炳仁独创的，则是熔铜工艺。它实现了第

一次让铜在一定的空间里自由流动，不受

拘束，形成千姿百态的肌理。熔铜脱离模

具，一次成型，因而每一件都是孤品，不可

复制，是世界首创。他说，“青铜时代以来，

铜的铸造都需要模具，这种‘无模可控熔铸

工艺’将铜彻底从模具里解放出来，给了铜

自由”。

熔铜艺术诞生后，朱炳仁还借鉴了五

彩、珐琅彩、粉彩的手法，在熔铜材质上创

造出全新彩绘的“庚彩”，让古朴的铜更加

流光溢彩，让铜的艺术品更加精彩纷呈，就

此他的熔铜艺术大作一发而不可收。

如在 2012 年的上海艺博会，一整片

“占地”6 平方米、高约 1.15 米的金灿灿“稻

田”密密匝匝，束束稻谷如沐和风，这是朱

炳仁创作的大型熔铜装置作品“稻可道，非

常道”。他说，“稻以有形之体，喂养人的无

形精神。寻常的稻可以表达宏大的‘天道’

命题和人本主义观念。”

还有，在2015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充满

创意的装置艺术“金碗空了，2015人类缺什

么”登场亮相。在这件作品中，沉入了朱炳

仁哲人般的思考，在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

浪潮中，人类的心愿究竟是什么。金碗空

空荡荡，心愿从来都是只增不减。人类在

发展的道路上终究在期许什么，每一只金

碗都在以静默的形式，展现了朱炳仁对艺

术的追索，对人类命运的不断探求。

在2015年11月7日举世瞩目的习马会

上，习近平主席出席了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

的揭牌仪式。在这个代表着两国文化交流

的中心大堂上方，悬挂着朱炳仁担纲创作的

巨幅熔铜壁画作品“春和清妍”。朱炳仁说，

“‘春和清妍’取自中国古诗词中‘春和景明，

清妍雅重’之意，寓意了一个和平繁荣的和

谐美好世界。”

熔山铸海 欲留千秋大作慰平生熔山铸海 欲留千秋大作慰平生

峨眉山金顶峨眉山金顶

铜印 钱塘不管 仁和不收


